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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节那天，受县文联邀约，和几个热爱史

志与诗词的朋友再去茶里。
第一次是在四月间， 那时刚下过几场雨，密

林里的蜂场还没开始取蜜，泉水叮咚的关王沟被
沁香的兰草和蓝紫的鸢尾花装点得不像人间。因
为行程紧张的缘故，受邀的摄影师一行并没有沿
着关王沟的幽谷纵深。 倒是先前来过的人，有的
说那片适合展示汉服古风的竹海没去，有的说可
惜没遇上西沙湖的鸳鸯。就因为没去成的这点念
想， 着实让我在惊奇之余对茶里更添了几分神
往。

但没想到这么快能再次走进茶里村的幽谷
秘境。因这次的探访多了一层文旅融合实地考察
的意思，我们在山林石溪间嘻哈之余，也不由得
滋生出肩负使命的神圣之感。

地名里的一个“茶”字，让这个崇山峻岭之中
的山村一出口就是别样的清雅，似乎有着与生俱
来的斯文与内秀。也让人生出许多误解，比如，每
个来茶里的人也几乎会问到同一个问题：茶里有
茶吗？

茶里没有茶。这个距离县城二十余公里的小
山村位于巴山腹地，山大沟深，人烟稀少。至于茶
里的由来，据说很久以前，山外叶姓大户人家用
半斤茶叶从里长手里换回这里一大一小两条沟，
在这蛮荒山野开田种地，伐木烧炭。 那时的茶叶
可真是富贵人家才有的奢侈品，即便是仅仅舍了
一小包换回一大一小两个川谷，外人再论起这码
子事， 叶氏人家仍免不了自我调侃一番， 于是，
“茶里”一叫就叫成了百年历史。

茶里村曾经的高门大户大多是光绪年间因
饥荒从安徽西迁而来，如今村里近百岁的老寿星
一开口仍是江南俚语。八十五岁的韩仁地便是移
民后裔，老汉精神矍铄，相貌清癯，笑容可掬地倚
着土坯墙，坐在一个废弃的雕花石础柱上。 他算
是寿星中较为年轻的一个，很健谈，说的方言虽
然难懂但思路清晰，中气十足。他身后，代表着曾
经家族兴盛的花墙宅院已然不见影踪，唯一能见
证大户荣耀的印迹是高檐之下那仅存的几块漆
黑的撑板，精湛的实木浮雕令人叹为观止，飞龙、
寿松、祥云、喜鹊登枝、手执如意的仙道等等，一
个个吉祥图案在烟尘的遮蔽下依然凸显出精致
清晰的线条，栩栩如生的灵韵。

通过韩老汉的讲述，我们得知了茶里更多的
典故与传奇。

相传某个夏日傍晚， 滂沱大雨突然而至，山
谷间狂风肆虐， 几个田里薅秧的村民无处躲藏，

扔下农具沿着河谷往家跑。跑着跑着就被倾泻而
下的山洪挡住了去路， 眼看洪水不停地上涨，村
民只好步步后退。 不知是雨水迷糊了眼睛，还是
误入了山间迷障，周围越来越黑，原先的河滩石
坎悉数淹没，村民们寸步难行。危难之际，随着几
道闪电，一阵轰隆隆的巨响，村民们眼前赫然出
现了一条通往山上的大道。上山得救的村民在雨
停之后回到河谷，发现河谷中突兀的多出来一道
高耸入云的山岭，和路家河另一道山岭交会于半
空，顶着山巅巨石，在阳光的照耀下，恰似威风凛
凛的将军。而他们雨夜逃离的那条山道怎么找也
找不见。 “莫不是关王显圣救了我们？ ”一时间，所
有得救村民匍匐便拜，叩谢关王救命之恩。

茶里人祖祖辈辈守着漫长又无比艰难的山中
岁月，把对平安吉祥的祈盼大多寄托在流传千古的
英雄身上，如今，他们得到高大威猛义薄云天的关
云长照拂，怎不让人激动？！ 打这之后，人们将这条
关王显圣踏脚救人的沟称作“关王沟”。

关王沟移民在穷乡僻壤的发家史如同房梁上
烟尘都无法覆盖的瑰丽镌刻，那一点浓烈的神秘色
彩在村民的口口相传中一直不曾消逝， 但其实，大
多都是杜撰的故事。 探其究竟，当年因饥荒逃难的
灾民也无力从江南带走什么值钱的物件家什，更别
提什么金银细软。 倒是另一种传言更有可信度，话
说有人修房造屋开挖地基时从地下挖出了三大缸
银锭子， 靠着这些银子和从江南带来的种植水稻、
养蚕织造、布匹印染等技术，逐渐从当地土著居民
中脱颖而出。 而这户人家又带动了与之通婚的亲
族，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人家。

如今的茶里村已经慢慢走出了贫困， 在政府
主导和帮扶带动下，蚕桑、畜禽、养蜂、中药材一系
列产业纷纷落地，依靠新型农业带动的农村经济与
正在挖掘的文脉正悄然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我们同
行的青年韩勇， 算是参与茶里乡村振兴的新生力
量。 他是韩家老院子走出来的江南移民后起之秀，
有别于传统的农村青年，韩勇通过说与唱而成为小
县城的“网红”，在当下谁都梦想能另辟蹊径的创业

就业格局中，他几乎算是顺势而为。 虽然他的直播
还有些拘谨，但秉承了江南先祖的智慧与谦谦君子
的温和之风，一边经营手机售后服务的店铺，一边
通过直播民歌传唱与当地特色美食推介在年轻一
族中打响“勇哥”品牌。得知茶里村想走文旅融合的
路子，他第一时间联系了县城众多网络达人，将直
播带回茶里。 他想把“热爱家乡”这一朴素的情怀，
通过改编的歌曲传递给更多的人， 让他们知道茶
里，走进茶里亟待开发的幽谷秘境。

第一次去茶里的时候， 两位摄影师因为走错
路而意外拍到山坳里炊烟袅袅的石板房，拍下一组
以青山为衬的石板房农妇晒菜图。

古朴冷寂的石板房、热气腾腾的炊烟、妇人脸
上温和的微笑 、 一片片摆放在石板上的土豆
片———人间烟火缭绕在天地间的生动， 一入图便
是直抵人心的温情与祥和。

再次走进茶里，我们发现关王沟遗存着好些
这样的石板房。

返乡回来的冯宣珠， 老家就在关王沟的尽
头，他留下了有些破败的老屋，也留下了如今难
得一见的石板房———临崖而筑的吊脚楼，连着土
坯砌成的一院石板房老屋、烧柴火的土灶、暗沉
的八仙桌， 以及门口蜷缩着身子晒太阳的老狗、
橘猫，这些揉捻在一起，便是无数人的乡愁记忆。
冯宣珠舍不得拆，他从老院的山墙边穿过，屋后
重新开辟出一块地方修建了现在回乡居住的一
排板房和一间喝茶休闲的方亭。

冯宣珠算是妥妥的儒商。早年间在县政府做
过领导的秘书，后来下海经商。 走南闯北大半辈
子，冯宣珠最感慨的莫过于自己家乡“养在深闺
人不识”的山山水水，以及不为人知的人文故事。
前些年时常返乡回老屋小住，他费尽周折修通了
到老屋的最后一段路。 现在放下生意之后，他回
来的次数多了，也更全面地了解到茶里村振兴发

展的方向。 文旅融合的思路让他圆梦有望，也勾
起他要为家乡尽自己绵薄之力的拳拳之心。

冯宣珠家对面的山梁上，有一个壮丁洞。 相
传民国年间，老百姓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经常
在夜间四处藏匿，有家不能回。但即便小心躲避，
还是时常被抓。 抓壮丁，成为家家户户老老少少
提心吊胆的噩梦。冯宣珠的祖辈中有一个叫冯世
业的男子，身体壮硕，力大如牛。 他向来疾恶如
仇，最看不惯横行乡里的保长和国民党。 他在打
柴时无意间发现了山顶有一个望不到头的洞窟，
顺着洞往里爬，竟能穿越几公里的大山。于是，每
到夜间，他便组织十里八乡的中壮年男子躲进洞
窟逃避被抓。但后来，不知谁说漏了嘴，还是让国
民党知道了洞窟的存在。 这天晚上，国民党官兵
和当地保长目睹冯世业和数十名百姓钻进洞窟
之后，纠结了三四十人偷偷将洞窟围了个水泄不
通。 在洞口把守的冯世业也发现了围攻的人，他
一面安排躲壮丁的百姓沿着洞往里跑找到后山
出口逃离，一面抱来数个大石头。 等百姓撤得差
不多了， 他就将石头一个个举起来狠狠地砸下
去， 将洞外的国民党士兵和保丁砸得鬼哭狼嚎。
石头砸完了，他举着砍柴刀跳出来，跟围攻他的
保丁们勇猛战斗。冯世业保护劳苦大众不受欺压
的英勇气概一直被关王沟的老百姓传颂，他被人
亲切地称作：壮丁王。 冯宣珠根据小时候的记忆找
到已经被泥沙掩埋大半的壮丁洞，得知文联组织人
考察关王沟，他特地找来砍刀，亲自上山从荆棘密
布的深林中砍出一条道来。

敢于同恶势力斗争， 这种精神即使到今天这
个时代仍然有它积极的意义。 做文旅做的是什么？
不就是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吗？有感于冯宣珠助力
家乡发展的赤子之心，我们一行人在他的带领下顶
着骄阳爬上山顶洞窟。

山风习习，心荡神驰。 当我们在洞窟前俯视关
王沟静谧的田园村庄，俯视蓊郁青葱的大树和蜿蜒
伸向沟外的那条水泥路，我们竟同时被莫名的感动
了。

在距离冯家院子不远处的溪谷里， 我们看到
了一棵冠如华盖根如虬龙的千年铁甲木。根部一侧
倚着三四米高的石崖盘结而上，粗壮的主杆直冲云
霄， 而根部另一侧则因为山洪的冲刷已经裸露在
外。同行的诗人和文艺学者都被这棵大树顽强的生
命力所震撼，他们沿着溪谷爬上石崖，试图寻找最
佳角度拍下参天古木的真容，再亲手去触摸一下苍
老的树根，感受古木坚硬如铁的质感。

风景因人而异，风景因人而存在。 大家不由得
感叹着，如果这棵古木不是在林深之处，不是在这
人烟稀少的幽谷， 它若独立于某个广袤的原野，或
者独立于景区一隅，那又是怎样的壮观和华美？！

如何将古木保护起来，为树立魂，让它成为人
们心中敬畏天地自然的图腾？如何造一个鸟巢那样
的树屋让它拥有“自然之家”的意境？ 回屋的路上，
大家纷纷给冯宣珠出谋划策。

夕阳向晚，从这棵铁甲木衍生出来的话题，一
直续到冯宣珠的老屋，续到茶桌上，续到又没能如
愿探观的西沙湖与鸳鸯的话题上———据驻村的文
联副主席小郭讲，如今西沙湖的鸳鸯已多达一百多
只，无论是轻雾缭绕的清晨还是落霞入了涟漪的黄
昏，看色彩斑斓的鸳鸯湖里游弋如临仙界瑶池。 但
是，能有幸见到如此美景的人才真是“幸运儿”！ 大
家便建议给西沙湖更名，鸳鸯畅游的西沙湖改叫相
思湖更贴切。

邀我们前来茶里的县文联同时又是茶里村的
包联单位，因为一个共同的梦想、一个共同的情怀
而这样正儿八经的围坐一起，便真的有了文人围炉
夜话的浪漫与真实，我仿佛看到了另一棵大树在大
家的抚育下正在悄然成长。

一个茶里三条沟， 可以拿出来晾晒的资源一
一摆上桌面，通向花海的网红索桥，可以仰望星空
的宽阔路家河石滩与茂林修竹，可以沉浸式体验的
蜂场、可以带领不同人群回溯光阴的“时空隧道”，
鸳鸯戏水的西沙湖……大家站在不同角度针对不
同的点各抒己见，宛如置身一场关于文旅研学的茶
话会，氤氲着热烈而烂漫的气息。

同行的张昌斌老师是个诗词快手， 待众人发
言结束正要举杯痛饮，他兴奋起立，口占一首七律
《茶里行》，除了感怀一天游历的酣畅尽兴，也算给
夏日晚风相伴的美酒佳肴平添了几分江湖豪迈的
况味：

芒种探秘茶里行 ，巉崖云窟藏壮丁 。 黎母
显圣天赐福，关王濯足地得名 。 相思林间呢喃
语，报喜枝头嘻哈迎。 文朋诗友纷沓至，一石激
起浪千层。

记忆中 ，每年的十月底 ，外婆便在豌
豆田里摘下已枯黄黑瘪的豌豆壳。 剥下皮
露出硬如石子且七凹八凸的豌豆，找来粗
布袋装进去扎紧口袋 ， 吊置在屋内横梁
上。 次年二月下旬，将这些豌豆按队列形
状有序的点种在田间 、堑头 、垄上 、坡埂
旁。 一簇簇，一畦畦，一畈畈，一垄垄的豌
豆种子在春天阳光雨露的滋润下，不到一
周功夫，地面亦会钻出泛青略呈尖锥形状
的叶片。 这些顽强的小生命在早春凛冽的
风雨中倔犟伫立， 敢与大地一决雌雄，田
间地头变得湿漉漉，水淋淋，积潦遍地，它
也无所畏惧，熬过冷雨的肆虐和狂风的摧
残，迎着阳光茁壮成长。

时间的年轮悄无声息的滑到四月，豌
豆种子也似穷苦人家的灰姑娘，一切都在
潜移默化中潜滋暗长， 慢慢地她窜出地面
有一分米高了，渐渐地她俯视地面有三分米
远了，且主秆茎蔓向左右两侧衍生了小的茎
叶，欣欣然恍如一夜春风来，从一个不起眼
的小姑娘出脱成一个窈窕淑女，所有茎叶间
均开出了白色花瓣，花瓣中间点缀颜色偏赭
石色的嫩芯。此时的豌豆种子再不宜用此称
呼了，灰姑娘经破茧成蝶的历练蜕变成一个
人见人爱的大姑娘，岂不让人心生爱恋？ 时
间的指针又一次被春风不小心地拔到了姹
紫嫣红的六月，田间堑头漫山遍野的豌豆花
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赭绿色撺掇出月弧
形的鼓胀膨隆的鲜皮，鲜嫩欲滴，如此嫩色
的豌豆皮与先前从布袋拿出的黑瘪枯黄的
豌豆种天壤之别，若不是时间的年轮继续义
无反顾勇往直前， 我亦永远体会不到时间

赋予生命的含义……
小时候跟着外婆长大，从村庄西边的

河流，走过颤颤巍巍的木桥 ，一路荞麦青
青，蝴蝶飞舞，大好的春光，怎能辜负？用薅
的野草，一路捕捉着蝴蝶，玩着耍着，短短
的路，要走上小半天。 在外婆种的地里，有
一大块种着豌豆，那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
的美啊！ 紫色的豌豆花，在春阳下热烈的
开放，藏在青色的叶子下面 ，像紫宝石一
样，不停地眨着眼睛，花骨朵虽然不大，其
貌不扬，但紫中带黑的高贵，却和其他花儿
完全不一样。 它不像油菜花金光灿烂，馨
香四溢，吸引着蜂飞蝶舞；也不像春初桃花
的姹紫嫣红，梨花的洁白无瑕。 金黄的油
菜花，粉红的桃花，洁白的梨花，构成了春
天最为芬芳的花事，紫色的豌豆花却以独
树一帜的色彩，让春天的百花园绚烂多姿。
在我的心中，朴素的豌豆花，更像故乡的人
一样，普通平凡，没有大红大紫，却又坚韧
的怒放，亦像人的生命一样 ，始终不甘落
后，散发着自己独特的气息。

漫步在路边的田埂上，装着捉蝴蝶的
样子，小眼四下的瞭望，看看是否有看地的
人，我是在觊觎豌豆角是否结了？ 其实，这
个时候， 人们已经对豌豆地放弃了看管。
豌豆秧小的时候，我曾经偷吃过，那种清香
弥漫的口感，是早春最为香甜的食物。 豌
豆荚饱满的时候，也要看护，防止饥饿的人
们把豌豆荚摘走。 而豌豆开花的时候，即
使人们掐一些豌豆尖，也不会影响豌豆的
产量，这时候的豌豆尖没有初春时的清香，
略微带一些苦涩的味道，但可以比较正大

光明的吃，先把肚子“喂一下”，然后把一些
豌豆尖用衣服包裹，快到中午的时候，让外
婆把豌豆尖焯水，用香油、细盐拌匀，便是
一道清纯美味。

豌豆是春播一年生或秋播越年生攀缘
性草本植物，因其苗柔弱宛宛，故得豌名。
豌豆角更是一种美味。 先吃豌豆秧，再掐
豌豆尖，青青的豌豆角煮熟后，清香饱满的
味道，会冲击所有的味蕾。 几乎童年的伙
伴们，都有着偷豌豆角的经历。 鲁迅先生
笔下的偷豆派们，和我们的童年一模一样。

后来，在《诗经》里找到了豌豆的踪迹，
《采薇》中写到“采薇采薇，薇亦作之。 采薇
采薇，薇亦柔之。 采薇采薇，薇亦刚之。 ”诗
经里描述了春天薇菜发芽，到长出嫩茎叶，
再到茎叶变粗变硬的生长过程。 从《诗经》
一唱三叹的诗句里，我知道了豌豆在几千
年前已经被人们作为食物了。 改良后的豌
豆也继承了优秀的传统，从茎叶到果实都
能够食用，这是豆类的特殊品质决定的，常
见的有黄豆芽、绿豆芽、黑豆芽。 如今的豌
豆尖用盒子装着，裹上塑料薄膜，摆在超市
的橱窗里，摇身一变，成了高档的蔬菜。 生
在乡野田间地头的豌豆秧，完成了华丽的
转身，但无论怎样的包装，它的品质一如小
时候在田地里掐的豌豆尖一样，清香扑鼻。

青青的豌豆秧，碧绿晶莹，在一地明媚
的阳光下，笑迎春风的吹拂 ，时而翩翩起
舞，时而静静站立，青色扁长的豌豆角犹如
一叶叶的轻舟 ， 闪耀着岁月幽静的光
芒 ，牵引着我沿着记忆的河流，回溯到梦
境的童年……

一

我拍下的第一组镜头是如雪的白鹃梅， 它指引我们
前面的山头就是陈炉古镇。 那是孟树锋的故乡。

我忽然有些犹豫， 一来不知自己是否能在有限的时
间完成纪录片式的表达；再者，故乡的命题过于柔软，它
始终不能避免和自我的纠缠。哪怕远在极地，每次隔岸观
火都会变成一种相逢。

孟树锋也有这种牵绊。在被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后，他虽奔波在全国各地，却一直惦念着故乡陈炉。

沿着小路向上走，满道的瓷片和灰渣，其间有宋元明
清的釉色彩纹；依山筑阁的“大红砖”窑洞鳞次栉比，有没
有阳光照射都是火红厚重的温暖灿烂。

打听“炉山不夜”的意思，老者回答：“以前的陈炉民
居院落、作坊和瓷窑陈杂，处处炉火不息，就像不夜。 ”

这份诗意出自一位老者之口更显烂漫。
陈炉遍地能工巧匠，淘几件耀州窑陶瓷，聊起往事，

惬意十足。 有些窑厂还保持着原样，有些翻新再建了。 走
街串巷，只要抬眼，就能看见“陈炉古镇”四字立在山巅。

孟树锋自幼在这里长大。我们去陈炉时，孟树锋正在
上海参加有关中国陶瓷的峰会，他作为客座嘉宾，有几个
主题演讲。 但我一直把这次陈炉之行视作我和孟树锋的
第一次相见。

正如从一枚茶叶抵达山水，从一片陶瓷触摸中国。有
形的一切，势必来自无形的滋养。如此，世间万物，一望无
际，也萦绕周身。

二

我十岁那年，弟弟八岁。 有一天，他拿着在街边淘来
的斗笠盏陶瓷茶杯告诉我们，他爱上了陶瓷。我是口头支
持他的，也随他去街边的摊铺上转悠过几回。在那个大家
都在谈论谁家是双职工谁家是农民的年纪， 弟弟爱上了
陶瓷，这让我刮目相看。

在拟写采访提纲时，我想到了这个故事，那也是我最
早接触到的陶瓷。

中国瓷器有青瓷、白瓷、青白瓷、色釉瓷、彩绘瓷等，
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代表。据孟树锋考证，唐代耀州窑是
集大成者。当时国都在西安，各种经济、政治、文化信息都
奔西安而来，耀州窑因此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孟树锋一生致力于耀州窑的制作、研究、保护、传承
和创新，给耀州窑赋予了新的生命。他号“五世陶人”，“五
世”可追溯到明朝，继而到孟树锋的曾祖孟嘉顺、孟嘉德
先生； 第三代是祖父孟春茂先生； 第四代是孟树锋的父
母，后传给孟树锋。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亦五世而斩”，世代
传承，诚惶诚恐，孟树锋视此为一种哲思的告诫。

陈炉镇陶瓷在新中国成立前形成了“三行不乱”的格
局，黑窑、碗窑、瓮窑各管一行，不可乱插。 孟树锋家就是
黑窑所在的村落。他随爷爷和父亲做陶瓷，直到一九七三
年进入铜川市陈炉陶瓷厂工作。 陈炉陶瓷厂是整个西北
日用陶瓷产量最大的工厂。 后来他从陶瓷厂调到铜川市
陶瓷工业公司，一九九六年组建成立铜川市陶瓷研究所，
直至二〇一三年退休。

三

李国桢先生是孟树锋艺术生涯的引路人。 从了解什
么是泥料、釉料、长石、石英、可塑性、脊性、烧成曲线、热
稳定性、膨胀收缩系数和各个时代的窑系，到后来孟树锋
成为西北、西南 16 个省区唯一的传统陶瓷全套工艺都熟
练掌握的大师，都离不开李国桢先生的悉心教导。

一九七三年，孟树锋进入陈炉陶瓷厂，在行政科做通
信员。一九七四年拜师中国陶瓷科学的泰斗李国桢先生。

中国古代的名窑，如官窑、耀州窑、钧窑、汝窑、龙泉窑、定
窑都是李国桢先生恢复的。新中国当代陶瓷工业，如唐山
的骨质瓷和五朵金花，邯郸的赶日瓷和高强瓷，江苏宜兴
的五朵金花， 湖南的五朵金花， 广东的建筑陶瓷等新陶
瓷，也多由李国桢先生参与研究。

耀州青瓷在元代以后逐渐失传。 李国桢先生带领冯
祖娣、何新民、魏青梅三位科研人员深入陶瓷厂，组成“三
结合”攻关小组。时任铜川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张铁民先生
前来视察，把市上仅有的技术人员都调到陶瓷厂，如梁云
先生、陈嘉咏先生等。 孟树锋作为厂里的通信员，照顾着
李国桢先生的生活起居。 李国桢先生不分昼夜去车间做
研究工作，孟树锋总是同行。

耀州窑到元代以后，马蹄窑扩张到 100 多立方，前后
窑温的差距要在 100 到 200 摄氏度。 马蹄窑烧的是氧化
气氛的直焰性质，变成还原气氛的倒焰窑，对当时的陈炉
陶瓷厂来说是天方夜谭。 李国桢先生用还原火一氧化碳
把泥料和釉料里的高价铁化合成低价铁， 形成氧化亚铁
着色后，烧制青瓷。 同时，李国桢先生带领大家盘了两座
方形的倒焰窑，这完全是技术上的新概念。

耀州青瓷实验的原始标本来源于当时铜川市文化馆
的卢建国和黄堡镇窑址上的一个文保员。 陕西省考古研
究所王家广先生也提供了一些。在试制过程中，孟树锋负
责协助李国桢先生。

耀州瓷宋代的刻花有一刀刻也有两刀刻， 刀具在当
时是个难题。 孟树锋和同事陈湘、张夏珍，对着宋代的标
本制作转刻刀。这种拐角刀沿用至今，形成了耀州窑刻花
青瓷的技艺特色；后来有人改成了环形刀，都是用一刀解
决两刀的问题。

如是反复， 孟树锋随恩师李国桢先生终于研究恢复
了失传八百年的耀州青瓷技艺。 后来孟树锋独立研究恢
复了陕西民间瓷，并将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申报为“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四

孟树锋和耀州窑相遇就再未分开。一生求索，一生诚
恳，一生谦和。 孟树锋的研究范围颇广，不只是陶瓷的历
史、文化、工艺、技术，在耀州窑以外，他对全国各地的窑
口，甚至日本、韩国、法国的窑口都有涉猎。 特种陶瓷、结
构陶瓷、生物陶瓷、建筑陶瓷、日用瓷、仿古瓷、艺术陶瓷
等，孟树锋皆能融会贯通。

《红底玉缕耀瓷刻花牡丹纹大梅瓶》 拍卖 659 万元；
两项发明获国家专利技术；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大学、
景德镇陶瓷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等高校硕士研究生导师
和客座教授； 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孟树锋的艺术成
就有目共睹。

孟树锋的儿子孟鸣从小跟随父亲学习耀州窑。 国庆
70 周年，他们合作了《耀瓷中国吉祥》，该作品和国庆 30
周年孟树锋在江西做的《新彩大庆盘》、国庆 60 周年孟树
锋做的《耀瓷祖国万岁》一起在深圳、南京、杭州等文博会
展出。

五

后来我因项目调动， 将孟树锋纪录片的导演工作转
交给了另外一位导演。 孟树锋老师得知此事，发来信息：
常来家里坐坐，我们是相知的朋友！

那时，我正在去往秦岭的路上，窗外落下小雨，喂养
着成群成摞的绿色。 我想起和孟树锋老师的许多对话。

人生种种，莫名其妙又暗合冥冥。 我以为正因如此，
记录才有意义。对生命和故事的解构，是对血肉和情感的
重组；对个人和真实的拜访，是对群像和灵魂的敬畏。

每当我猫在人群之中，瞥见无解的过往；或在蒙尘的
角落，遇到迟来的欣喜，孟树锋老师的故事总会启示我。

于是重新来过。

情 系 茶 里
□ 石泉 李思纯

大 匠 孟 树 锋
□ 苏桓稼

故 乡 的 豌 豆
□ 汉滨 邹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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